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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扬州波斯人李摩呼禄墓志研究
周运 中
（ 厦 门大 学 ， 福建 厦 门 ３６１ ００５ ）
摘 要 ： 扬州 出 土唐代波斯人李摩呼禄墓志记载墓主父亲名 为 罗呼禄 ， 印证唐代摩尼教法师呼禄
可能源 自 波斯语。 墓主夫人姓穆 ， 可能源 自 中亚的穆 国 。 侄儿名 为牌会 ， 可能是波斯语巴列 维 。 这方
墓志还反映了 唐代波斯人汉化史 ， 指示 了唐宋扬州胡人墓地 。
关键词 ： 波斯人 杨 州 摩尼教 粟特人 巴列 维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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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扬州在运河 、 长江和大海的交汇点 ， 是全
国最重要的航运枢纽 。 唐代扬州是阿拉伯人伊本 ？ 胡
尔达兹比赫 《道里邦国志 》 所说中国四大海港之一 ，
曾经出土长沙窑阿拉伯文青釉绿彩扁瓷壶。 印度尼
西亚海底发现的唐代黑石号沉船就是从扬州开出 ，
发现了罕见的唐青花瓷 。 扬州是中晚唐南方第一大
城市 ， 有 “扬一益二” 之称 。 也是所谓宰相回翔之
地 ， 淮南节度使转运东南八道漕粮 ， 掌控唐朝的生
命线 。 关于唐代海外贸易的繁荣 ， 前人已有很多考
述 ’ 我也有新的补充论证 ⑴ ， 本文不赘述 。
唐代扬州胡商云集 ， 人数很多 ， 《 旧唐书 》 卷
一百十 《邓景山传 》 说平卢副大使田神功 ： “至扬
州 ， 大掠居人资产 ， 鞭笞发掘略尽 ， 商胡大食 、 波斯
等商旅死者数千人 。 ” 关于唐代扬州的资料很多 ，
《太平广记 》 有很多扬州胡商的有趣故事 ， 李廷先
先生有详细辑录 ［２ １ ’ 本文不赘抄 。
２００４年 ， 扬州普哈丁墓园南侧工地施工时 ， 发
现一方唐代扬州波斯人墓志 ， 题为 《唐故李府君墓
志并序 》 ， 入藏扬州市博物馆 （ 图一 ） 。 已有人介
绍过这方墓志 ， ［ ３ ］但是不仅把墓志当成墓碑 ， 对墓志
中 的很多关键问题仍未深究 ， 本文对这些问题再作
考证 。
已有学者在书中公布这方墓志照片和文字 ， 但
有一些小错 ， 未能辨禀 、 愁 、 完 、 蒭 、 阒等字 ， 本
文重新录出这方墓志的全文如下 ：
唐故李府君墓志并序
颖川 陈 巨舟撰
曰天地万物 ， 禀造化而 自 然遗制 于人。 乾坤应
运 ， 其有机推显用 ， 神骥间 生 。 即故府君 ， 世钦颖
士 。 府君父名 罗呼禄 ， 府君称摩呼禄 。 阀 阅 宗枝 ，
此不 述耳 。 府君望郡 陇西 ， 贯波斯 国人也 。 英姿朗
丽 ， 奩达心胸。 德重怀贤 ， 孤峰逍立 。 含弘大量 ， 賊
物 多情 。 损 己 惠仁 ， 无论贿赂。 舟航赴此 ， 卜 宅安
居。 唯唯修身 ， 堪为 国 宝 。 何期享年永永 ， 天不 憋
遗 。 殛疾婴缠 ， 无施药饵。 大谢于大和九年二月 十六
日 ， 殁于唐扬州 江 阳县文教坊之私第 ， 时七十有五
矣 。 府君有夫人穆氏 ， 育女一人。 适扶风马氏 ， 早从
君子 。 夫人令女等 ， 冰姿炫琰 ， 寒玉 莹容 。 四德三
从 ， 堪书竹 帛 。 并号天扣地 ， 改充枯刑 。 恨礼制有
期 ， 思温情无 日 。 府君又有姪 ， 一牌会 ， 一端 。 皆
？ ６ ９？
文博 ？２０ １ ７ 年 第 ６ 期
图一 扬 州波斯人李摩呼禄墓志志文拓 片
承家以孝 ， 奉尊竭诚 ， 文质彬彬 ， 清 才 简要。 今泣
血孤露 ， 承重主丧 ， 罄金 ￥ 以 列 凶仪 ， 展敬上尽仁
子之礼 。 宜 以此月 廿七 日 ， 宜 以此 月 廿七 日 ， 窆 于
当 州 江 阳县界嘉宁 乡 北五乍 村之原也。 丘陵逦迆 ，
松户 森沉 。 杳袅春风 ， 剪裁花卉 。 巨舟寡学 ， 命缀
铭 焉 。 无舒 负 笈之能 ， 有献 蒭之志 。 笔采文典 ， 斐
简 口章 。 不揆狂疎 。 辄赞 曰 ：
□ □府君 ， 生居西域 ， 云水舟航 ， 漂流楚客 ，
五常既备 ， 何遭困 厄 。
□ □□□ ， 存亡路隔 ， 孀妻揮苦 ， 令女哀 慼 ，
吉晨将窆 ， 陏口□口 。
□□□□ ，□□ 阒寂 ， 丘陵峻秀 ， 誌镌铭石 ，
永永不藤 ， 口口口口。
―
、 呼禄和摩尼教呼禄法师
李摩呼禄墓志说 ： “府君父名 罗呼禄 ， 府君称
摩呼禄 。 阔阅呆枝 ， 此不述耳。 府君望郡 卩龙两 ， 执
波斯国人也……大谢于大和 九年二月 十六 日 ， 殁于
唐扬州江阳县文教坊之私第也 ， 时七十有五矣……
宜以此月 廿七 日 ， 窆于当州江阳县界嘉宁乡北五乍
村之原也 。 ”
李摩呼禄的父亲名为罗呼禄 ， 父子的名字 中都
有呼禄二字 ， 令人想到唐武宗时把摩
尼教传入福建的呼禄法师 。 明代何乔远
《 闽书 》 卷八 《方域志 》 泉州晋江县
说 ： “华表山 ， 与灵源相连 ， 两峰角立
如华表。 山背之麓有草庵 ， 元时物也 ，
祀摩尼佛……其教 曰明 ， 衣尚 白 ， 朝拜
日 ， 夕拜月 ……行于大食 、 拂冧 、 火罗 、
波斯诸国 。 晋武帝太始丙戌 ， 灭度于波
斯 ， 其法属上首慕阇 。 慕阇 当唐高宗朝 ，
行教中国 。 至武则天时 ， 高弟密乌没斯
拂多诞复人见…… 则天悦其说 ， 留使课
经 。 开元中 ， 作大云光明寺奉之… …会
昌 中 ， 汰僧 ， 明教在汰中 ， 有呼禄法师
者 ， 来人福唐 ， 授侣三山 ， 游方泉郡 ，
卒葬郡北山下 。 ”
唐武宗会 昌灭 佛时 ， 也严禁三夷
教 ： 摩尼教 、 祆教 、 景教 。 摩尼教的呼
禄法师 ， 逃到当时还很偏远的福建 。 先
到福唐县 （ 今福清 ） ， 再到三山 （ 今福
州 ） ， 再到泉州 ， 所以摩尼教在福建得
到大发展 ， 宋代之后成为中 国摩尼教的 中心 。 泉州
晋江县华表山下的草庵 ， 一直是摩尼教寺庙 ， 至今
留存的文物很多 。 有摩尼光佛像 、 偈语石刻 ， 还出
土了明教会碗。
前人或以 为呼禄是波斯语的 ｘｒｗｈｘ＼／ｎ ， 意思是
传教者。 但是杨富学先生认为 ， 这个名号在摩尼教中
的地位很低 ， 在摩尼教五个等级中 ， 排在第四等 ， 不
符合法师身份 ， 他提出 ， 呼禄是回鹘语 Ｑｕ山 ｉＹ ， 意思
是吉祥 １４ １ 。 我以为杨说也缺乏坚实的佐证 ， 而且读音
不合 ， 众所周知 ， 呼是平声 ， 不能对应人声的 ｑｕｔ ，
禄的中古音是人声 ｌｕｋ ， 和 ｌｕｙ 也不符合 。 ． 呼禄法师
南逃福建 ， 确实有可能是低级传教上 ：
扬州波斯人李 氏的两代名字 ， 都有呼禄 ， 这个
呼禄很可能是法号 ， 也就是摩尼教呼禄法师的呼禄 ，
证明 了呼禄是源 自 波斯语。 因为扬州波斯人李氏信
奉摩尼教 ， 所以两代人都有呼禄之号 ， 他们是摩尼
教低级传教士 。
杜牧说 ： “扬州大郡 ， 为天下通衢 ， 世称异人
术士 ， 多游其间 。 ” 南宋志磐 《佛祖统纪 》 卷四十一
记 ， 唐代宗大历三年 （ ７６８ ） ：“回统奉末尼者 ， 建
大云光明寺 。 ” 六年 ： “ 回纥请于荆 、 扬 、 洪 、 越
等州置大云光明寺 。 ” 武宗会 昌三年 （ ８４３） ：“敕
ｔ
ｆ
＼人
曲（
父
荀
？７ ０．
「 史 迹 考述 」
天下末尼寺 ， 并令废罢 。 京城女末尼七十人皆死 ，
在回纥者流之诸道 ， 死者大半 。 ”
呼禄法师很可能是从长江流域进人福建 ， 从此
福建成为 中国摩尼教中心 。 而扬州波斯人李摩呼禄
死于大和九年 （ ８３５） ， 就在呼禄法师人闽之前八年 ，
时间非常接近 。
明代何乔远 《 闽书 》 卷七 《方域志 》 晋江县灵
山说 ： “有默德那国二人葬焉 ， 回 回之祖也。 回回家
言……吗喊机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 ， 唐武德中来
朝 ， 遂传教中 国 。 一贤传教广州 ， 二贤传教扬州 ，
三贤 、 四贤传教泉州 ， 卒葬此山 。 ” 杨鸿勋先生认
为是唐初建筑 ［５ １ 。也有学者认为圣墓之主是唐末的穆
斯林商人 ， 不可能是唐初的传教士＇ 马通认为四贤
不是同时代人 ， 东南沿海的 四大清真名寺的建造时
间或被近人提前 ［ ７ １ 。
以前我们都提到扬州的伊斯兰教 ， 很少看到摩
尼教的记载 ， 这方墓志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
思考 。
二、 李姓和波斯流亡王室
李是唐朝皇室姓氏 ， 普通人不能随便 冒姓 ， 外
国人一般是归附的王室贵族才能获得李姓 。 所以李
摩呼禄很可能是波斯的王室贵族 ， 唐高宗永徽元年
（ ６５ １ ） ， 波斯萨珊王朝末代皇帝伊嗣俟 （ Ｙａｚｄｅｇｅｉｄ
ｍ ） 被阿拉伯人打败 ， 流亡被杀 ， 波斯亡国 。 王子卑
路斯向唐朝求援 ， 唐朝未出兵 。 龙朔元年 （ ６６ １） ， 唐
朝在波斯东北部的疾陵城 （ 今阿富汗扎兰季 Ｚａｒａｎｊ）
设波斯都督府 ， 以卑路斯为都督 。 卑路斯无法在波
斯立足 ， 逃入吐火罗 ， 手下数千人逐渐流散 。 景龙
二年 （ ７０８ ） 到长安 ， 不久死在中国 。 唐朝册封卑路
斯之子泥涅师为波斯王 ， 泥涅师死于长安 ， 波斯流
亡政权瓦解 。
唐朝境内的波斯人逐渐汉化 ， 其中最著名的人
是李珣 ， 精通医学 ， 著有 《海药本草 》 ， 海药指海外
医药 。 北宋初年 四川人黄休复的 《茅亭客话 》 卷二
说 ， 李珣的弟弟 ： “李四郎 ， 名珐 ， 字廷仪 ， 其先波
斯国人 ， 随僖宗入蜀 ， 授率府率 。 兄珣有诗名 ， 预
宾贡焉 。 兹举止温雅 ， 颇有节行 ， 以鬻香药为业 ，
善弈棋 ， 好摄养 ， 以金丹延驻为务 。 暮年以炉鼎之
费 ， 家无余财 ， 唯道书药囊而已 。 ” 《海药本草 》 的
药物产地不仅有南海 、 岭南 、 波斯 、 大秦 、 西海 ，
还有东海 、 新罗等地 。 说明其搜集的信息广泛 ， 反
映出波斯商人发达的信息网络 。 其中包括扬州等地
的波斯商人提供的信息 ， 所以才有东海的医药 。
李珣的祖先任率府率 ， 《唐六典 》 卷二八说 ，
率府率是皇太子东宫左右监门率府之官 ， 掌握东宫
门禁 ， 说明他的祖先是留居长安的波斯贵族。 此时
距离波斯亡国已有两百年 ， 这些波斯人早已汉化 ，
被吸纳到唐朝的统治集团 ， 所以获得李姓 。 李摩呼
禄的祖先或许也是一个贵族 ， 因此获得李姓 。
１ ９８０ 年 ， 西安西北国棉 四厂职工子弟学校操场 ，
出土了波斯人李素的墓志 。 墓志说 ： “公讳素 ， 字文
贞 ， 西国波斯人也……公本国王之甥也……祖益初 ，
天宝 中 ， 衔 自君命 ， 来通国好 ， 承我帝泽 ， 纳充质
子 ， 止卫中 国 ， 列在戎行 。 拜银青光禄大夫 、 检校左
散骑常侍 ， 兼右武卫将军赐紫金鱼袋 。 特赐姓李 ，
封陇西郡 ， 因 以得姓也。 父志 ， 皇任朝散大夫 、 守
广州别驾 、 上柱国 ……得裨灶之天文 ， 究巫咸之艺
业。 握算枢密 ， 审量权衡 ， 四时不愆 ， 二仪无忒 。 大
历 中 ， 特奉诏 旨 ， 追赴阙庭……公往 日 历司天监 ，
转汾 、 晋二州长史…… Ｂ寸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酋十二
月 十七 日 ， 终于静恭里也 ， 享年七十有四 。 ” 李素
的祖先是波斯国王 ， 祖父被唐玄宗赐姓为李 。 李素
卒于元和十二年 （ ８ １７ ） ， 比李摩呼禄年长十七岁 ，
大致是同时代人 丨８ ｜ 。
波斯李姓也有大商人 ， 《 旧唐书 》卷十七上 《敬
宗本纪 》 记 ， 唐穆宗长庆四年 （ ８２４） 九月 ： “丁未 ，
波斯大商李苏沙 ， 进沉香亭子材 。 ”
李摩呼禄墓志说 ： “舟航赴此 ， 卜宅安居……
府君有夫人穆氏 ， 育女一人 ， 适扶风马公 ， 早从君
子。 ” 有人以为他是从海路来到扬州 ， 我以为未必 ，
因为从长安到扬州也有水路 ， 也要乘船 。 他的女儿
嫁给扶风马氏 ， 说明他很可能原来居住在关中 。
唐代有关扬州的胡商故事 ， 确实讲到有波斯商
人从西北经过运河去扬州 。 《太平广记 》 卷四百二
引 《集异记 》 的 《李勉 》 故事说 ， 开元初年 ， 李勉
从浚仪县 （ 治今开封 ） 沿汴河 （ 运河 ） 去广陵 （ 扬
州 ） ， 到睢阳县 （ 治今商丘 ） ， 遇到一个要 回江都县
（ 治今扬州 ） 的波斯老商人 ， 临死前把波斯国的传国
宝珠托付李勉 ， 李勉到扬州交给老商人的儿子 。 这
个故事特别有趣的是 ， 波斯商人携带的是波斯国的
传国宝珠 ， 说明他是流亡到 中国的波斯贵族子孙 ，
身份类似李摩呼禄 。 这些流亡波斯贵族原来集 中居
住在西北 ， 但是在波斯流亡政权瓦解后 ， 则往来于
■ ７ １ 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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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和扬州之间 。
李摩呼禄的夫人姓穆 ， 很可能是粟特人昭武九
姓中的穆 国人 。 《 隋书 》 卷八三 《西域传 》 ： “穆
国 ， 都乌浒河之西 ， 亦安息之故地 ， 与乌那曷为邻 。
其王姓昭武 ， 亦康国王之种类也 ， 字阿滥密 。 都城方
三里 ， 胜兵二千人。 东北去安国五百里 ， 东去乌那曷
二百余里 ， 西去波斯国 四千余里 ， 东去瓜州七千七百
里 。 大业中 ， 遣使贡方物 。 ”
波斯有穆姓来唐朝 ， 《册府元龟 》 卷九七五记 ，
开元十三年 （ ７２５） ：“七月戊申 ， 波斯首领穆沙诺
来朝 ， 授折冲 ， 留宿卫。 ” 十八年 （ ７ ３０ ） ：“十一
月 甲子 ， 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 ， 献方物 ， 授折冲 ，
留宿卫 。 ”
穆国在乌浒河 （ 阿姆河 ） 之西 ， 也是波斯的故
地 ， 属于昭武九姓 。 在今土库曼斯坦 ， 一说在土库
曼 巴德 （ Ｔｕｒｋｍｅｎａｂａｄ），—？说在马雷 （ Ｍａｒｙ ） 。 靠
近伊朗 ， 粟特人的文化本来非常接近波斯 ， 所以李
氏和穆氏联姻。 粟特人 、 波斯人主要从陆路来到中
国 ， 所以李氏 、 穆氏很可能在关中认识 。
唐朝粟特人中的穆姓不多 ， 但是穆国在波斯的
东北 ， 正是波斯人流亡到中 国的必经之地 ， 不知这
与李 、 穆联姻是否有关。
三、 李牌会和李端
李摩呼禄墓志又说 ： “府君又有二姪 ， 一牌会 、
一端 ， 皆承家以孝 ， 奉尊竭诚 ， 文质彬彬 ， 清才简
要 。 今泣血孤露 ， 承重主丧 ， 罄金帛 以列凶仪 ， 展
敬上尽仁子之礼 。 ”
他的两个侄儿 ， 名字很有趣 ， 一个叫牌会 ， 一
个叫端 。 牌会 ， 无疑是波斯语 。 我以为 ， 牌会很可能
是波斯语的巴列维 Ｐａｈｌａｖ ｉ 的汉译。 Ｐａｈｌａｖ ｉ ， 读音接
近牌会的中古音 ， 中间的 ｈｉ发音较轻 ， 所以省略 。
牌的 中古音接近 ｐａｉ ， 现在吴语读为 ｐａ。 会的中古音
接近 ｖ ｉ ， 现在吴语 、 闽语读为 ｕｉ 。
巴列维文 Ｐａｈｌａｖｉ 是萨珊王朝波斯语的文字 ， 又
产生巴列维文学 ， 也是中古波斯人的常见名字 。 现在
伊朗又有巴列维王朝 （ １９２５￣ １ ９７９） ， 两任君主是利
萨 ． 沙 ． 巴列维 （ Ｒｅ ｚａＳｈａｈＰａｈｌａｖｉ ，Ｉ ８７ ８￣１９４４ ） 和
穆罕默德 ？ 利萨 ？ 巴列维 （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Ｒｅｚａ Ｐａｈ ｌａｖ ｉ ，
１９ １９￣ １ ９８０ ） 。
牌会和呼禄一样 ， 不是普通波斯人所用的名字 ，
证明李摩呼禄的家族原来确实是波斯贵族 。
至于李端 ， 不像是波斯语 ， 很可能是汉语名字 。
李摩呼禄的两个侄儿 ， 年长的一个保留波斯语的名
字 ， 年幼的一个则采纳汉名 ， 反映了人唐波斯人的
汉化 。 李摩呼禄的亲家 ， 是扶风马氏 ， 也是汉族 。
李摩呼禄是流亡波斯贵族子孙 ， 所以他应该不会首
选和阿拉伯人通婚 ， 扶风马 氏不可能是汉化的阿拉
伯人 。 现在回族常见的马姓主要源 自元代 ， 唐代尚
未出现 。
波斯人在中 国居住 日久 ， 最终要走 向汉化 ， 李
摩呼禄的汉化墓志就是证据 ， 这个墓志的式样和内
容基本都是汉文化。
李摩呼禄的两个侄儿为他操办丧事 ， 花 了很多
钱 ， 说明扬州 的波斯人确实非常富有。
李摩呼禄的墓地靠近南宋来扬州 的阿拉伯人普
哈丁墓地 ， 说明唐宋时期扬州的胡人墓地一脉相承。
总之 ， 唐代扬州波斯人李摩呼禄墓志 ， 不仅是
罕见的扬州胡人墓志 ， 而且能够解释唐代摩尼教从
长江流域南传福建的历史 ， 反映唐代波斯人本族文
化传承和汉化历史 ， 印证唐代扬州波斯人的经济地
位 ， 指示古代扬州的胡人墓地。 这方墓志兼具多种
意义 ， 而且联结了海陆丝绸之路 ， 贯穿 了中国的西
北和东南 ， 所以价值很髙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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